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醒夢駢言
第七回  遇賢媳虺蛇難犯　遭悍婦狼狽堪憐

　　今日姑，舊時婦，也曾他人簷下低頭過。倘遭雨暴兼雷怒，你在當年，抱痛無門訴。幸這番，高堂坐，異姓孩兒向你膝前舞。

怎忘卻身嘗苦楚，放出毒來，沒有些活路。

　　從來說：不癡不聾，難做主人翁。為父母的，就是兒子媳婦，果然不能孝順，也要好好的教訓他，見仍舊不肯改時，也不要用

打，用罵。就是用打用罵，打罵過了，仍需要好好的教訓他，這才是做父母的道理。那有好好的兒子媳婦，卻只管到豆腐裡去尋取

骨頭。還有一班沒見識的，道兒子是自己產下，總是好的，卻只在媳婦身上，去求全責備。分明一個趙五娘，倒算做了極不賢的忤

婦，他一時做你媳婦，怕不受了那番磨折，卻是天地祖宗，都不快活，也定要再把個果然忤逆的，來叫你試嘗滋味。

　　明朝萬曆年間，湖廣長沙府地方，有個姓李的，叫李右文，是個秀才。娶妻黃氏，生下兩個兒子。大的名喚成大，小的名喚成

二。

　　那年成大有�八歲，兄弟成二，也有�歲。李右文病起來死了，遺下些田產，盡可過得。等到三年服滿，黃氏與成大娶了個媳
婦胡氏，小名喚做順兒。

　　那黃氏性情，極是兇悍，李右文在日，不知受了他多少苦。這番做了個婆婆，便把那挾制丈夫的手段，來凌虐媳婦。

　　順兒是個極有婦德的，性格溫和，諸事不曾有半點違拗。

　　黃氏見他低頭伏小，倒越發放出大勢來，百常日子，從不曾和顏悅色對了他，只是氣烘烘一副討債面孔；也並沒有好聲口，動

不動罵上前也不知是什麼來由。

　　順兒卻毫無怨，只是一團和氣，守著他做媳婦的規矩。每日清晨，天色還未大明，便梳好了頭，打扮得端端整整的，到婆婆

處，問夜來可好睡。

　　一日，正值成大感了些風邪，發了個把寒熱，黃氏見順兒妝扮了來問信，罵道：「平日間，只管濃妝豔抹了，去迷弄丈夫，害

得丈夫生病，如今還是這般打扮得妖妖燒燒的，可不是要催丈夫死了，卻再嫁人！」便罵個不住。

　　順兒見婆婆這般動氣，到了明日，便頭也不敢梳，簪珥也不敢插，穿了件隨常衣服，去問安。

　　黃氏見了，越發懊惱，道和自己鬥氣，便拍著胸脯大哭。又把頭向壁上撞去怨命，慌得順兒沒了主意。

　　那成大是極孝順的，便把妻子揪住頭髮，痛打一頓。黃氏方才息了些怒。從此愈加怪恨順兒。

　　順兒每日裡婆婆長，婆婆短，恭恭謹謹去奉事他，他總道不好，絕口不與順兒交談半句話。

　　成大見母親這般不喜歡順兒，便移被褥到書房內去睡，日裡也再不走進順兒房去和他說一句話，不過要順母親的意思。

　　黃氏心裡，卻仍舊不爽快。一日，黃氏坐在中堂裡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為甚這般口渴，得杯茶吃便好。」

　　順兒在窗邊替婆婆漿洗衣服，卻不聽得，黃氏便惱起來，道他不肯把茶與自己吃，罵個不休。

　　順兒慌忙丟了手內生活，去打火來煎茶，泡了一盞，雙手奉與黃氏道：「婆婆，茶在這裡。」

　　黃氏接來，連杯子劈面摜去，幸得不曾打中他臉，可不頭都破了，卻已潑了一身。黃氏口裡罵道：「誰要你勉勉強強去燒這

茶！你這些人，倒索性沒有了也罷，我眼裡只是見不得！」順兒那裡敢分剖半句兒。

　　成大在書房中，聽見裡頭吵鬧，走進來看時，黃氏還指手畫腳在那裡罵。成大便對順兒道：「人家娶妻，專為奉事父母。你這

般不能體貼婆婆，惹老人家動氣，我還要你做什麼。你快與我走罷，不要在這裡了。」

　　順兒淚流滿面道：「你可替我求婆婆，饒恕了罷。」

　　成大並不回言，只叫僱在家中燒飯的張媽媽，送他回去。

　　黃氏又在中堂內囑咐兒子道：「他今日不肯去時，我便著你把他活活打死。」

　　順兒沒奈何，只得同了張媽媽出門。他母家在湘潭，離長沙有一百里路。張媽媽去叫了一隻認得的小船，扶順兒下船去。順兒

在船裡哭道：「我做媳婦，不能奉事得婆婆快活，那裡還有面孔，去見爹娘。倒不如死了罷。」

　　走出艙來，便要跳下水去。張媽媽慌忙扶住道：「小娘子，這個斷然使不得的。你婆婆倘然有一日回心轉意，少不得仍舊來接

你。況你爹娘只道你好好在丈夫家中，卻不道做了淹死的鬼，可不要苦壞麼。既是你死，沒面目見爹娘，我便不送你到湘潭，另尋

個地方，安頓你就是了。」

　　順兒見他說得有理，方才縮住了腳道：「我夫家又不能容，爹娘處又不好去，卻叫我往那裡。」

　　張媽媽想一想道：「不如送你到上水洲去住幾時罷。」

　　原來李成大有個族中的嬸母，住在上水洲，卻是寡居，並沒有一個子女，又且做人慷慨。張媽媽因在李家久了，所以曉得。順

兒也曾會過。當下便吩咐船家，投上水洲去。

　　那地方只離得長沙二�里，不多時就到了。張媽媽同他進門去。
　　那李成大的嬸母是陳氏，便問姪媳，原何到此。順兒含著一包眼淚，咽住了，說不出。是張媽媽替他把上面的事，敘述一番。

　　陳氏�分憐憫道：「我這里正苦人少，你便在我處一百年也不多你的。」順兒謝了就便住下。
　　卻說張媽媽回去，到得門首，適值成大走出來見了，覺得有些詫異，便扯他去側著一條僻靜巷內，問道：「你可曾送他到湘潭

麼？原何這等快？」

　　張媽媽便將順兒要投湖，因此送在上水洲的話，對成大說。

　　成大夫妻原是好的，只因黃氏不喜順兒，沒奈何出他。當下聽了張媽媽的話，不覺掉下淚來。便囑咐張媽媽，叫他裡面去，原

說送到胡家，不要說在上水洲，防他母親要動氣。又叫他再去別處，閒走半天回來，好令母親不疑心。張媽媽一一都依了。

　　卻說黃氏見張媽媽回來，便問道：「你送他到湘潭，可曾見他的爹娘麼？」

　　張媽媽扯著慌道：「他家老相公和老奶奶，都到人家吃喜酒去了，未曾見。」

　　黃氏又問：「他的哥哥弟弟，可曾見來？」張媽媽道：「都走了開去，未曾見得。」黃氏又問：「他的嫂嫂和弟婦，可見

麼？」張媽媽道：「聞說都是娘家去了，一個也不曾見。」

　　黃氏聽他說話蹊蹺，便道：「那有一家的人，都不在家的理？莫不是你來哄我麼？」

　　張媽媽見說著了他虛心病，不覺脹紅臉，只說句句是實。

　　黃氏見他這般光景，越發疑道：「你看這老賤人，不是扯慌時，原何變了面色？」便喚丫鬟，取門閂來。張媽媽著了急，慌忙

道：「待我說便了。」只得從頭實訴一番。

　　黃氏罵道：「你這老賤人，他要死時，由他死便了，誰要你開他生路。」當下立刻叫人去僱了船，率領幾個丫鬟使女，親自到

上水洲去。成大不敢阻擋，只是暗暗叫苦。黃氏到得上水洲，天色已晚，便去叩門。

　　陳氏聞說黃氏自來，便叫丫鬟管住了順兒，不要放到外邊，卻自己走出廳去。

　　黃氏見了，也不敘半句寒溫，便罵道：「你這沒廉恥的，人家出了媳婦，誰要你收留在家？」

　　陳氏初意，原要出來勸化他一番，卻見他開口就罵，便也罵道：「虧你這老不賢，不要自己羞死了，倒來半夜三更，敲人家門

尋事。你既出了他，便不是你的媳婦了。我自收留胡家女兒，與你什麼相干！你只好在自己家中門裡，大敢到我家裡來放這手段



麼？我想你這般人，原不該有那些媳婦。他百依百順了你，你卻把他千不是萬不是。我想你也是做過媳婦來的，倘然你婆婆也是這

般待你，你心下何如？如今害得他要投湖殞命，我心中不忍，留在家裡，你還饒他不過麼？」

　　黃氏被這一場罵，頓口無言，便思量撞到裡面去尋人。

　　陳氏擋住道：「你有話，自對我說，到我裡頭去做什麼？你這老豬狗，一把年紀，還不省得人家各有內外？怪不得人家千難萬

難，養大一個女兒來，把與你做媳婦。你便道是殺也由你，剮也由你的了？論起來你到了這裡，我原該請你吃杯茶，不怕也把茶杯

來打我頭裡去。如今卻老大不情願，你快快與我走路罷。」

　　黃氏見他說話，不讓分毫，幾個底下人，都伸拳勒臂，看著自己，倒有些害怕。又受他那頓搶白，氣不過，不覺大哭起來。那

跟來的使女，也都勸他回家，只得做個下場勢道：「你們這般欺負人，我少不得不肯干休。」便哭了出門去。

　　順兒在裡頭，聽見外面喧嚷，幾次要走出來，都被丫鬟們拖住。少停，陳氏進來把方才的話，說與他知。

　　順兒口裡不響，心中好生不安，思量要另投別處。想起他婆婆有個姐姐，夫家姓莊，住在�家村地方，年有六�多歲。丈夫、
兒子都已亡過，只和寡媳、幼孫過活。前年曾來我家，幾番勸婆婆不要難為找，有些憐憐惜我意思。不如那裡住幾時罷。

　　便別了陳氏要行。陳氏料留他不住，就遣人送往那邊。

　　莊媼見了，問他何來，順兒不好說得，只含著眼淚，盈盈的要滴下來。再三問他，方才一一訴說，卻都說做自己的罪，莊媽

道：「你做媳婦的，自然這般說，我卻曉得都是你婆婆不是。我明日親自送你回去，勸婆婆一番便了。」

　　順兒連忙告稱使不得。又求叮囑眾人，不要傳揚開去，使他婆婆曉得了動氣。

　　莊媼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但是你爺娘那裡，卻該通個信去才好。」

　　順兒原是通些文墨的，莊媼叫他寫了封書，便差人到湘潭去。

　　他父親胡玉如是個極和善的人，見了那信，不好到李家去淘氣，又不捨得女兒，便親自到�家村來看女兒，要領他回去，與他
改嫁。順兒卻不肯從，胡玉如只得自回湘潭。

　　不表順兒在莊家。卻說黃氏那夜上水洲回去，氣了幾日，方平下來，便央媒人，另與成大求親。誰知那些人家，都聞了黃氏的

凶名，再不肯把女兒與他家。

　　就有幾家不曉得，出了貼兒，聽見外邊三三兩兩講動，便趕到媒人家中吵鬧，道他欺騙，仍舊逼來討了貼兒去。連那做媒人

的，說了李家，也都搖得頭落，不敢請教。

　　看看過了三四個年頭，李成大還只是個鰥夫。他素性孝順，再不怨母親害他沒老婆。那黃氏也再不想因自己太凶，耽誤兒子，

倒怨人家不肯把女兒嫁來。後來見沒人肯作伐，便差不多個個是冤家。

　　那時成二也已長大，卻是從小聘定了的汪勃然女兒，小名叫做戾姑，沒得說話，便先與成二畢姻。

　　成親了三日，夫妻兩個在房中講話，成二見戾姑口氣剛硬，便像要挾制丈夫，含著笑和他耍道：「你在我這裡，卻不比得在你

自己家中，由著那女兒家驕癡心性。你不曉得我家胡氏嫂嫂，比你正還和順些，也被我母親出了麼？」

　　戾姑見說，大怒道：「胡家女兒，有得你們出，我也有得你們出麼？」便擅開五個指頭，照成二臉上一掌打來，把成二跌了桌

子下去。

　　成二是個懦弱的人，見他凶勢，聲也不敢出，從桌腳邊扒了起來。戾姑又受記他道：「今日是你初犯，我只將就發落了，後次

再敢放肆時，不是這般歇了的。」

　　成二那裡敢回言，走到外面，也不好自說被老婆打了。卻是黃氏身邊的丫頭，在他房門口聽見，去報與老主母。

　　黃氏心中大惱，欲待發作，卻因他還是個新人，又且想了要討媳婦那般煩難，不好便去尋他的短。

　　等到明日飯後，戾姑來房裡問安，黃氏放板了面孔，含糊應一聲，卻似先送個信與他。

　　戾姑倒就嚷起來道：「我好好的來問你信，你卻這般待我，好不受人抬舉。」掇轉身就走，竟回自己房中去了。

　　黃氏倒覺一場沒趣，心中想道：「他還來得未久，我原不該就放出婆婆勢去。等他明日來時，我只做沒有這事便了。」

　　到得次日，從早至晚，戾姑的腳影也不見踅來。再到明日，已是中午時候，並不見來。連成二這兒子，也不敢到母親面前。

　　黃氏氣悶不過，倒自己走去戾姑房中，問道：「媳婦你身子可有什麼不自在？原何兩日不見？」

　　戾姑也學他前日變轉了那臉，喉嚨頭轉氣應道：「好的。」防黃氏看這光景要惱，倒先把贈嫁來的丫頭，亂嚷道：「你這討打

的骨頭，見有人來房裡，也不先通報一聲？我是上得天，入得地一個女人，原不消得你做護從，你這沒用的貨兒，卻怎麼便一些事

也不曉，敢是你日上該死，魂都不在身上了麼？」

　　黃氏見他脫盡媳婦腔拍，�分動氣；又看了他睜圓怪眼，煞神般跳的猛惡勢子，倒把那怒火捺了下去，反勸道：「他見我是一
屋裡人，因此不先稟白，卻不要怪他。後次我來時，我自先叫他說一聲便了。」

　　戾姑方才息了些怒，還幾個白眼瞧那丫頭，來與做婆婆的看。

　　從此黃氏心裡，倒有些怕著戾姑。戾姑一年裡頭，沒有三四回到婆婆房裡，偶然到了，黃氏連忙叫丫鬟掇凳揩台，亂個不住。

黃氏卻三日兩遭到戾姑那裡去，看了戾姑面孔和顏悅色的媳婦長，媳婦短，叫上去。

　　戾姑卻一些笑容也沒有，偶然含笑，說了一句，黃氏便快活個不住。戾姑心下，卻還不來爽快。

　　先前只在自己房內清坐，外面事情，還是黃氏主持。以後漸漸出房來，百凡事體，盡是他出主意，眾人也都怕著他。黃氏的說

話，算不得數了。

　　戾姑又指使黃氏，清早起來掃地、抹桌，像丫頭般操作。

　　成大看了，心中憤恨，見兄弟已被他管得鼠子見了貓一樣，發不出夫剛來。要想自己和他爭執，怕他越發把老母來氣，倒是日

常細久的大害；欲待同了母親去告忤逆，卻又礙著他父親汪勃然是個慣管官司，官府也怕他兩分的惡棍，事體不成，倒要遭他荼

毒，只得自己來代母親做那些生活。

　　戾姑卻又不喜成大管，白著眼去瞧那婆婆。黃氏見了害怕，便推開兒子，仍舊自己來執役，戾姑又換下那襯裡衣服，來叫黃氏

與他漿洗。

　　成大見了，越不能平，發句話道：「這些生活，自該叫丫頭們做，怎麼也要勞起老人家來。」

　　戾姑聽說，便走去把洗衣服的桶來一推，潑了黃氏半身漿水，口內罵道：「這一生活你都不情願，裝出許多辛苦來，叫兒子把

氣我受麼？」

　　當下成大怒髮衝冠，那裡還顧得自己是大伯，他是個弟婦，亂趕過來，要動手打。卻倒被戾姑一拳把他打去，跌在階下一個併

攏泥水來的潭裡，滿頭滿面都是齷齪。扒起來，不敢再上前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走了出去。

　　一日成大有事，清晨出了門。黃氏因隔日辛苦了，起不來早，戾姑便叫眾人自吃早飯，不要去喚他，看他睡到什麼時候。

　　那合門的人，只有成大為了母親，便不�分怕這潑婦；眾人卻都是被他制伏了的，還有何人來顧黃氏。便大家去盛飯吃。
　　適值這天料得米少，戾姑又故意吃得撐腸拄肚，竟吃完了。

　　比及黃氏起來要飯時，一口也沒有。黃氏便叫丫頭再拿把米去煮。戾姑道：「你要吃自己去弄，他們那有工夫，再服侍你一個

人。」

　　黃氏只得自去淘了米，著起個火來。成大歸家看見，問知原故，連忙替母親燒火，煮熟來與老人家吃了。

　　到明日，戾姑又吩咐眾人不必到廚下，把這燒火煮飯的事，竟就派黃氏去做。黃氏那敢不依，成大便又來相幫。時值久雨回



潮，那柴濕了，燒不著，煙得黃氏兩眼淚流。成大見了，傷心哭起來，黃氏也哭個不住。過了兒時，黃氏因身子積勞，更兼心頭鬱

結，不覺生起病來。起先成大攙了，還勉強下得牀。

　　在後病勢日增，身子如泰山一般的重，成大一個那裡扶得住。去叫那丫鬟們相幫伏待，才走得到，戾姑便來喚了去。

　　黃氏只得尿屙都撒在牀上，成大自替母親把衲來抽垫。

　　黃氏病得久了，成大連日連夜，只是一個伏侍，瞌睡也不敢打一個。辛苦得兩隻眼睛紅腫起來，就似胡桃一般。看見兄弟在房

門前走過，叫住了對他哭道：「你看母親病得這般光景，我一人已弄得�分狼狽，虧你竟看得過，不走來幫我一幫。」
　　成二正要跨入房去，聽見戾姑在那裡叫他一聲，好像聖旨下來，回身就走。

　　成大見他怕了老婆，母親也都不顧，好生納悶。又想道：我一個人那有許多心力。若是也病倒了，還有誰來伏侍母親。怎生發

個幫手出來才好。

　　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著了那莊家母姨，雖然年老，精神還健，何不去接來相伴。倘帶得有個把女使，也好略替我力。客客氣氣的

人，不怕這潑婦又來歪纏。

　　便走到牀前去，與母親商量。黃氏道：「這個甚好，我兒去見見你母姨，你可即今就去。」

　　成大便走出門來，如飛地往�家村去。原來�家村，只離得他家三里路。成大到了那裡，他是至親，不消通報，竟自走入裡面
去。

　　正值莊媼獨坐在中堂內，見成大來，便問道：「外甥原何許久不來？你母親在家可安好麼？」

　　成大見說，淚如雨下，便把弟婦怎樣不賢，他母親怎樣受苦，如今病在牀上，怎樣危急，哭訴一番。並述要母姨來家相敘的意

思。

　　莊媼還未及回言，只見順兒從屏風背後走將出來。成大一見，羞漸滿面，也不及辭別母姨，起身望外就走。

　　順兒趕上前，庹開雙手攔住，要想和他說話。成大情急，從順兒肋下鑽，衝了出去。回到家中，也還不敢把順兒在莊家的話，

對母親說。只說母姨少停就來，這是揣度之詞，無過要母親聽了快活。

　　不想沒多一會，莊媼果然坐著乘轎子到門。出轎來，一逕向黃氏房中問病。

　　黃氏見了他姐姐，心叫快活。莊媼與他敘了些離別的話，又講些閒談消遣。黃氏頓覺心頭鬆動了些，便留莊媼在家多住幾時。

　　莊媼道：「我正放心你不下，那裡肯就回去，這是不消你慮得的。」

　　便打發了轎子回去，自己同著個丫頭住下。見成大與母親抽垫衲子，莊媼忙叫丫頭替了，成大心中�分喜悅。
　　戾姑見是他婆婆親屬，雖不好衝撞，卻也全沒有一毫敬客意思，只是粗茶淡飯拿來與他吃。黃氏道：「姐姐你見麼，你是客

人，他也這般怠慢，合家的人，越發不在他心上了。」

　　莊媼道：「妹子，你不必說了。做姐姐的都曉得，只要你病好起來，我還你一個快活就是了。」

　　正在那裡講，只見莊媼家中打發人，拿一盒子吃食東西來，說是與莊媼吃的，打開看時，是一尾煮熟大鯽魚，卻與病人相宜

的。

　　莊媼不肯自吃，拿過去請妹子，黃氏覺道�分可口。從此莊媼家裡，日常遣人來，來時就有佳餚美饌。莊媼絕不到口，只把來
勸黃氏。

　　過了幾時，黃氏的病漸漸向愈。只見莊媼的孫子到來，還只�一二歲，說是母親叫他來的，又拿了些適口美味來問病。
　　黃氏歎道：「姐姐，你掙得好媳婦，妹子和你是同胞姐妹，不知姐姐卻是怎樣修來的。」

　　莊媼道：「妹子你前番出的胡氏甥婦，究竟何如？」黃氏道：「雖不到得像現在的這般不好，卻那裡及得姐姐家甥婦半分毫

來。」莊婦聽了不平道：「妹子，你這人忒沒分曉，怪道要受那般氣，天下人也不憐你的。我前年在這裡，見胡氏甥婦，諸凡替你

的力，你是從早至幕，不費一毫心的。你還橫不是，豎不是，不曾把好面孔好說話來對他，他卻又並沒一些怨你，這是極賢的了。

我原曾勸你好好看覷他，也是憐他的肯孝順你。你自沒事尋煩惱，把他出了，如今卻受那忤逆的氣，怎麼倒連他都道不如起我家媳

婦來？」

　　黃氏見說，方才有些省悟道：「我前番不聽得姊姊說話，悔之已晚。前番出他，他不回湘潭，躲在上水洲族裡人家，我又去鬧

了一場。過來已有多年，不知道他改嫁了未曾。」

　　莊媼見他有些回心轉意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容我替妹子托人去打聽看。」當下打發他孫兒回去了。又過兩日，黃氏的病竟全

愈了，莊媼便欲別他回家。黃氏涕泣道：「姊姊一去，恐怕我仍舊要死了。」莊媼便勸他與兩個兒子分家，叫成大去尋成二來商

量。

　　成二先告知戾姑，戾姑心慳不喜歡，就在隔壁發話，道是莊媼多管別人家閒事。

　　成大聽得，便叫成二去對老婆說，願將好田產都歸與他們。成大自己只到手些花息少的，母親也是他獨一個養贍。

　　戾姑聽了，方才快活。便請那些親族到來，立了析產文契。分撥已定，莊媼辭別妹子回家。到明日打發轎子，來接黃氏去。

　　黃氏欣然上轎，來到�家村，進門見過莊媼，便說請甥婦出來會。會了面，不住口的贊他許多好處。
　　莊媼倒好笑起來道：「我媳婦一百樣好了，也那裡就沒有一樣的不好，我只是能容他罷了。妹子你的媳婦就像我媳婦一般，你

也總道不好的。卻何必這般樣贊他。」

　　黃氏聽了，叫起屈來道：「冤哉枉也。姊姊道妹子竟是根木頭麼？生了嘴，生了鼻子，難道酸的鹹的，香的臭的，都沒一些分

別？卻這般說起來。」

　　莊媼又道：「想你出的那胡氏甥婦，此刻想起了你，不知他心下怎樣的。」

　　黃氏道：「不過罵我就是了，有甚別的。」莊媼道：「你自己沒有什麼差處，難道他也罵了？」黃氏道：「過失是諸人免不來

的，我那裡一些也沒有。只因他不能像甥婦這般賢惠，就料得定他在那裡罵了。」

　　莊媼歎口氣道：「這個才要屈哩。那『冤哉枉也』四個字須不是你說的。你道前日我到妹子你家裡，那日日送來吃食東西，是

誰叫人拿來的？那裡是我媳婦，卻倒就是你家胡氏甥婦的孝心。」

　　黃氏吃了一驚道：「姊姊你怎麼說？」莊媼方才原原本本敘述出來道：「你家胡氏甥婦，先前原在上水洲，因你去淘了一番

氣，他心中抱著不安，那邊難住，轉到我這裡，已有多年。只因怕你曉得，未曾通知。前日拿來的吃食物事，可憐都是他�個手指
頭日夜不停做出來，供奉你病人的。卻還怕你知道，只說是我家媳婦拿與我吃。就是前日我到妹子那裡來，也是他鼻涕眼淚的催

促，我因此越發來得快。你卻還疑心他要罵你，可不是場天字第一號的屈官司麼？」

　　黃氏當下方才自知不是，淚流滿面道：「妹子一向有眼無珠，如今還有何面目見我媳婦。」

　　莊媼便去喚順兒出來。順兒一包眼淚，拜伏在地。黃氏見了，去捧住順兒的頭大哭。順兒也哭，一家合宅的人見了，都哭起

來。

　　黃氏又握著拳頭，自己亂打道：「我這樣人，倒不如早些死了，也省他吃那多少的苦。」順兒和莊媼力勸，方才住了。

　　立刻叫人回家喚成大來。黃氏叫他代自己拜謝媳婦。夫妻兩個又一是番痛哭。從此婆媳之間，�分相安。在莊家住了�多日，
一同歸家。

　　家中幾畝荒田，那裡用度得來，靠成大訓兩個蒙童，順兒針指上再覓些少錢來，將就過活。

　　那成二家中頗算富足，卻被戾姑管住了，不來顧他母親和兄嫂。戾姑笑順兒是出過的，看他不上眼；順兒也怪戾姑不孝，不去



理他。弟兄妯娌，一宅分兩院，各做人家。

　　戾姑沒用處他的毒手，便日日把丈夫和那丫頭們來打罵。一日，那丫頭怨命吊死了，丫頭的父親卻報了官，官府便來拿人。成

二代老婆去聽審，官府打得他皮開肉破，卻仍舊要拘戾姑這潑婦。

　　順兒勸丈夫去替他挽回，成大恨他忤逆母親，不肯去。順兒道：「天下的人，都是把好處感化得來的。你卻不要和他一般見識

才是。」

　　成大便央人到那官府處去求，又自己去勸原告的。原告的倒肯歇了，官府卻不肯依，仍舊拘捉戾姑到衙門，拶得他�指只剩骨
頭，不留一些兒肉。

　　官府風聞得成二家大富，勒索二千兩銀子，少一釐也不能。成二沒奈何，把田產盡數抵與一個富戶叫曾於田，恰恰抵銀二千

兩，如數送官，方得戾姑歸家。

　　過了幾時，曾家火一般來索債。成二急切沒有銀子，商量找幾兩銀子，把田歸與姓曾的，曾於田只肯再找一百兩。成二因一時

沒處打算，也便肯了。當下把抵契改換兑契。

　　曾於田打聽這產業，一半是李成大讓兄弟的，恐防後來有口舌，要他一到。

　　成大便同兄弟去畫了居間的押，把應找銀兩也都交割過。

　　正要出門，只見曾於田忽然豎起兩隻眼睛嚷道：「我乃李右文，曾於田是什麼人，敢買我的產業！」回頭對成大道：「陰司感

你夫妻孝順，因此令我回來看你。你回去紫薇樹根下，自有銀子，可快取來，贖我血產。那忤逆胚不必顧他。」

　　成大見是父親現靈，正要開言動問，只見曾於田跌倒在地，好像睡著了。少停一回醒來，問他時，全然不曉。眾人都道稀奇。

卻因已經成交，且自由他。

　　成大回家，那紫薇花樹正在他的院子裡。只見戾姑早率領了眾婦女，來樹根頭掘。掘下四五尺，止有許多磚頭石塊，並沒銀

子，掃興而去。

　　成大見他們來掘藏，勸母親和妻子不要走過去。等到他們掘不見銀子，嘴裡一路罵曾於田搗鬼去了。

　　黃氏便趕去看，果然只是些磚頭石塊，一堆兒在泥裡，便走了轉來。順兒正在那裡縫婆婆的衣服。直等縫畢了，方才慢慢地也

走去，打一看，卻見都是五兩來一錠的白物，便喚一聲「丈夫」，成大走過去，也見是銀子。便夫妻兩個搬運到了屋裡。

　　成大不忍一個到手，去喚兄弟來，和他均分。

　　恰好二千一百兩一個。這個贖了田，便沒得再多；那個去贖田，也剛剛不少。成二隔著壁，叫家裡人帶兩條袱來。包了那分與

他的銀子回去。

　　戾姑打開看時，卻見都是些磚瓦。夫妻兩個大驚，戾姑道是丈夫被哥哥作弄了，打發他到成大處去探聽。

　　只見成大的那一半銀子，還放在桌上。成二把變磚瓦的話，敘與哥哥聽，成大�分憐他，指著桌上道：「你都拿了去罷。難道
再變了磚瓦。」

　　成二謝了哥哥，又著人搬回家去。見這番果是銀子，便拿到曾家要贖田。

　　曾於田才買得他的，那裡肯便放贖。卻因有李右文現靈一節奇事，不論成大與成二，只要有銀子，就聽他贖了去。成二心中也

知感激哥哥，戾姑卻仍疑心成大用詐。成二便也有些半信半疑。

　　到了明日，曾家遣人來說，贖田的是假銀子，要到官出首。

　　成二夫妻大驚，戾站道：「我原想天下那有這般好人，把一半分了你，又連自己一半也都與你，卻是設這計來殺你。」

　　成二見說，也覺害怕，忙到曾家去哀求，情願仍把田歸曾家。曾於田本不肯干休，因他求得苦切，方收了文契，仍將銀子發

還。

　　成二拿回，與戾姑打開來看，見裡頭有一錠，被曾家剪斷，四圈薄薄一張銀皮，中間卻是鉛的。

　　戾姑便只拾出被剪斷的那錠，都叫成二拿去送還哥哥，教導成二：「你去說：兄弟沒福，承哥哥分一半藏銀，都變了磚瓦。仔

細想來，怎好再要那一半，因此奉還。倘要贖田，可自去贖。」

　　成二依言，來見哥哥。成大不曉是什麼意思，不肯接受。成二推讓再三，成大只得收了。拿去稱一稱，卻少五兩光景。生發來

湊足了，也到曾家贖田。

　　曾於田怕又是假的，連剪幾錠來看，都是足色銀子。便收過了，把田契交還成大。

　　戾姑先前叫成二還銀子，只道都是假的，看成大怎樣用得去。如今見田也贖了，又疑心是自家去掘時，先吃他們把真銀子藏

過，不知那裡弄這假的來哄兄弟。氣忿不過，隔著壁指東話西罵。

　　成大夫妻倒還不知就裡，去問成二家一個底下人，方曉得還銀子的原故。成大便去喚成二來，取田契付與他道：「這些產業，

原是分與你的，你仍去收些花息過活罷。」

　　成二原不好意思來接，卻怕老婆埋怨，就便收了。戾姑還不感激成大夫妻，只道虧他罵出來的。

　　當夜成二睡去，只見他父親來罵道：「你夫妻獨佔美產，又把來輕易棄於他人。如今是天賜你哥哥銀子贖回來。你們又去弄他

的出來與你，你們這般沒天理，不想陰損子孫麼？」

　　成二夢中驚醒，即便說與戾姑聽。戾姑不信。那時他們有三個兒子，大的八歲，中的六歲，小的四歲。過不多日，大兒子忽地

生起病來，去占一卦，說是祖先不喜歡。連忙到家廟裡去求，卻不中用，看他死了。

　　戾姑心中才有些著急，便叫丈夫把田契送還成大，成大必不肯收，成二夫妻道是成大情願與他們，也便歇了。

　　不上三日，二兒子好端端的，忽然也病起來，只半日就死了。戾姑和成二越發心慌，夫妻兩個同拿了田契去還成大。

　　成大堅決不受，戾姑情急，只得把丈夫做的夢，說與成大聽道：「只算保全了我四歲的那小兒子罷。」成大方才收了田契。

　　戾姑從此省得自家一向的不是，心中悔恨，到他婆婆那裡去叩頭賠罪。每日清晨，與順兒不先不後，在黃氏房內問安。又�分
敬重成大和順兒。

　　成大夫妻見他改過自新，也快活不過。可憐黃氏福薄，才得戾姑改變，不上半個月，生起場病來死了。

　　後來成大見兄弟沒了田產，不住資助他。成二夫妻也感激到老。成大三個兒子，都成進士，仕為顯官，榮封父母，那成二的小

兒子，雖沒有什麼好處，也便傳了種。正是：

　　

　　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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